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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卷

离奇案情：

妻子昏迷丈夫拔去呼吸管

文裕章回忆，2009 年 2 月 9 日，
他和妻子胡菁带着一双儿女到深圳
海滨大梅沙公园游玩，归途中妻子
告诉他胸闷想吐。当晚 8时许，胡菁
在家中突然昏倒。

文裕章和岳母肖女士等将胡菁
送往龙岗区雪象医院急救，次日凌
晨，又将胡菁转至深圳市第二人民
医院住院部 ICU病房。

惊人的一幕发生在胡菁昏迷的
第 7天。起诉书认定，2月 16 日下午
3时许，文裕章突然拔掉了胡菁身上
的呼吸管、血压监测管等医疗设备。
护士、医生见状上前制止文裕章，并
要给胡菁重新插管实施急救，但是
文裕章一直趴在胡菁身上阻挠救
治，致使医护人员无法实施抢救。当
日下午 4时许，胡菁被确认死亡。经
警方鉴定，胡菁系被拔去气管插管
之后致呼吸停止死亡。

2009 年 8 月 25 日，深圳市检察
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将文裕章提起
公诉。

被告人：

想让妻子有尊严地离开

现年 36 岁的文裕章是深圳市
某公司员工，法学专业本科毕业，妻
子胡菁是他的大学同学，两人结婚
十多年，有一双可爱的儿女，在很多
人眼里，这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那么，当胡菁深度昏迷命悬一线时，
文裕章为什么要拔掉维系妻子生命
的管道呢？
“我没有想杀她。”文裕章虽然

当庭认罪，但是不承认自己有杀人
的故意。他说，医生下了两次病危通
知书，说胡菁治愈的希望很渺茫，连
植物人的情况都不如。
“她平时很怕痛，我不忍心看到

她浑身插满管子受折磨。”文裕章抽
泣着说，“我就想让她有尊严地离开
这个世界。”

不过，公诉人提出的一份证据
却透露出某些蹊跷。在案发前 3 个
月，文裕章与一名 24 岁的未婚女子
张某有大量的通话和短信记录，内
容相当暧昧。文裕章坚称，他和这名
女子只是同事和朋友关系，联系的
内容都和工作有关。至于在妻子住
院期间，两人通话往往长达两三个
小时，文裕章的解释是：“她一直在
安慰我。”
对此，胡菁的家人另有看法。她

们认为文裕章拔管的真实原因就是
想“弃旧迎新”。胡菁的母亲肖女士
在法庭上怒斥道：“他害怕胡菁醒来

之后知道他有第三者，害怕胡菁和
他离婚分家产，害怕胡菁变成植物
人拖累他，害怕胡菁病得太久得不
到保险金赔偿。”

辩护律师：

胡菁应属于“脑死亡”

胡菁为什么会突然昏倒？法医
经过检查，没有发现外伤，排除了
外力导致胡菁昏迷的可能。法庭
上，中山大学法医学鉴定中心主任
医师罗斌、副主任医师刘水平用幻
灯片展示了对胡菁大脑解剖检验
的全过程。

两位鉴定人指出，胡菁的小脑
与脑桥连接部分有明显的脑血管畸
形，该部位破裂出血后，导致大脑基
底部、小脑及脑干蛛网膜下腔出血，
肺淤血及水肿。这就是胡菁昏迷的
原因。

同时，他们也指出胡菁的脑部
病变会导致循环和呼吸障碍，使呼
吸心跳骤停，进而导致脑功能障碍
和丧失，基本没有救治可能。

庭审辩论阶段，文裕章的辩护
律师提出，根据卫生部 2003 年脑死
亡标准，文裕章拔管之前胡菁已经
“死亡”。因此，文裕章的行为属于
“对象不能犯”的未遂（即他面对的
对象是一个死亡的人），不能成立故
意杀人。

脑死亡是指包括脑干在内的全
脑功能丧失的不可逆转的状态。过
去医学上一直把“心跳停止”、“呼吸
消失”作为死亡标准，但是随着医学
科技的进步，病人的心跳、呼吸、血
压等生命体征都可以通过一系列药

物和先进设备加以逆转或长期维
持，但是如果脑干发生结构性破坏，
无论采取何种医疗手段都无法挽救
患者的生命。因此，将脑死亡作为死
亡标准更为科学。自美国哈佛大学
提出脑死亡判断指标以来，目前世
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和地区陆续建
立了脑死亡标准。

公诉人：

脑死亡标准

没有引入临床和司法实践

对于辩方的观点，当日出庭公
诉的检察官张孟东针锋相对地予以
反驳。

张孟东指出，我国目前医学和
法律上，还是以呼吸、心跳停止作
为判定死亡的标准，脑死亡还没有
引入临床或司法实践。卫生部
2003 年的脑死亡标准只是讨论
稿，并没有正式立法，不影响本案
的审理和判决。
“退一步讲，脑死亡也需要经过

脑电图、颈颅多普勒超声等确诊，在
首次确诊后，观察 12 小时无变化方
可确认脑死亡。”张孟东认为，在本
案中并无充分证据证明胡菁当时已
经处于“脑死亡”状态。

案外思考：

社会何时能接受

“脑死亡”标准

法庭结束刑事部分审理后，对

附带民事诉讼部分进行了审理。原
告肖女士提出 128 万元赔偿，文裕
章表示不能接受。最后，双方愿意
庭外协商解决。该案没有当庭作出
判决。

法庭上辩护律师追问，对胡菁
的救治还有价值和意义吗？不管是
医生，还是专家学者，均表示这个问
题不好回答。

事实上，抢救一名脑死亡患者
一天所消耗的医疗资源，是普通病
人的十倍、甚至百倍，他们的生存希
望却十分渺茫。如果实施脑死亡标
准，就可以适时终止无效的医疗救
治，节约医疗资源。

而中国目前医学和法律上还是
将心跳和呼吸停止作为判定死亡的
标准。如果病人的心跳和呼吸尚未
停止就终止救治，不但病人家属的
情感需求难以得到尊重和满足，其
会遭到周围人的非议，医院也容易
遭受违背人道主义和救死扶伤宗旨
的指责。因此，尽管“脑死亡”标准更
加科学，但是人们改变认识还需要
一个过程。

即使在法律上确立了脑死亡
标准，也不是近亲属或者其他人
可以随意认定患者是否死亡的，
不经过严格的法律和医疗诊断程
序，不能随意确认病人“脑死
亡”；即使要终止对“脑死亡”患
者的救治，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
可以实行的。否则，就会有人利用
“脑死亡”来实施犯罪。正像一位
网友所说的：“我只知道，如果这
次文裕章没事的话，那么以后就会
有老婆拔老公的管子、儿女拔老人
的管子的事发生。”

■《检察日报》孟广军

“我真没想到啊，还有两天就要
获得自由了，却被检察官逮住了。”
面对从义乌赶来的检察官，身在江
苏省射阳县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江
美洋哀叹。

近日，江美洋和其 3 个老乡均
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个月。

转眼输掉1万元

王道军、杨辉球、江美洋和王龙
都是江苏射阳人，四人酷爱赌博。
2008 年 9 月，四人来到杭州赌钱，钱
输光后，他们就商量用“小金花”骗
钱。“小金花”是江苏射阳一带比较
流行的赌局。

一天，王道军在杭州打车时碰
到一辆桑塔纳“黄鱼车”，见司机张
某比较老实，便决定对他下手。于
是，王道军称自己是包工头，第二天
要与义乌一公司结算款子，要求张

某送他去义乌。
到了义乌后，王道军带张某来

到同伙事先开好的宾馆房间，向张
某介绍：“这几位都是对方公司的
业务负责人，他们的大老板要等会
再过来，我们先等等。”张某深信不
疑。

几个人聊了几分钟后，杨辉球
提议玩“小金花”。在杨辉球的现教
下，张某渐渐熟练起来。趁张某转身
倒开水的空当，徐超（另案处理）偷
偷把桌上的牌收了起来，从自己口
袋里拿出一副做了手脚的扑克牌放
在桌上。等玩到第 5圈时，张某已经
输了 1万元钱。

张某身上没那么多钱，他只得
打电话给哥哥，谎称自己出车祸撞
了人，要赔钱，并报了王道军等人的
账号。在确认 1万元钱到账后，王道
军等人就叫张某下楼去开车，说一
起去吃饭，等张某走远后，一伙人坐

车逃跑。

几个烟头留下线索

接到张某的报案后，警察赶到
了现场，但王道军等人早已逃得无
影无踪。这时，留在宾馆房间里的几
个烟头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通过对烟头进行 DNA 测试对
比，王道军、杨辉球两人的身份被锁
定，警方立即将两人上网通缉。

2009 年 6 月，王道军、杨辉球两
人在江苏再次用同样的作案手法诈
骗他人财物时被抓获，当地警方对
二人处以劳动教养处罚时发现，两
人曾因诈骗被义乌警方通缉，遂将
两人移交给了义乌警方。

2009 年 11 月，案子进入提起公
诉阶段。义乌市检察院受理此案的
朱勤检察官仔细审查案情后，提审
了杨辉球。

杨辉球无意中说道，自己
在被押回义乌之前，曾在江苏
射阳县看守所里见到过江美
洋。这句话立即引起了朱勤的
注意。经过详细的身份对比，他
发现江美洋确实羁押于射阳县
看守所，因犯故意伤害罪，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 1 年 2 个月，并将于
2010 年 1 月 19 日刑满释放。

检察官和时间赛跑

“决不能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
一定要把江美洋押回义乌受审！”

要把江美洋从江苏押回义乌，
需要江苏省公安厅出具的批文。于
是，去年 11 月 24 日，朱勤与同事赶
往江苏省公安厅。得知情况后，江苏
省公安厅大力支持，出具了批文。

回到义乌后，朱勤继续为押解
江美洋回义
乌做准备，然
而，一个江苏
来的电话却
把他的安排
打乱了。去年
12 月 15 日，
射阳县检察
院来电称，由

于减刑，江美洋即将于 4 天后的 12
月 19 日刑满释放。
“一旦江美洋刑满释放，再找到

他就很困难了，不能再耽误了！”朱
勤第二天一大早就和几位同事驱车
赶往射阳。

当天晚上，朱勤和同事们对回
去的路程作了精确安排，确保中途
只停两次车，一次上厕所、一次吃
饭，尽量减少意外发生的可能性。去
年 12 月 17 日，只用了 7个多小时，
江美洋被顺利押回义乌，并如实供
述了自己的罪行。

与此同时，王龙也因同样的诈
赌手法作案被义乌警方抓获。1月 13
日，义乌法院对江美洋等 4人作出一
审判决，均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10 个月。
■本报记者 金霖萍 通讯员 盛耀

“拔管杀妻”案引出死亡标准之争
丈夫当庭认罪，妻家索赔128万

“小金花”骗翻“黄鱼车”司机

检察官赶在嫌犯刑释前提到人

近日，备受社会各界关

注的“拔管杀妻”案在广东

省深圳市中级法院开庭审

理。被告人文裕章在法庭上

泪流满面，几度哽咽，声称

自己当时“太冲动”，现在

“很后悔”，但他妻子胡菁的

生命已经永远消逝。

“小金花”骗翻“黄鱼车”司机

检察官赶在嫌犯刑释前提到人


